
区域研究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
*

罗爱玲

［内容摘要］ 移民不仅是一个人口机械变动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政

治经济问题。移民是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和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力量之一。

100 多年来，正是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过程中，移民跨国界流动才成为引人注

目的现象。一方面是国家疆界、主权和利益空前明晰化;另一方面是世界资本主义体

系全球性拓展以空前规模裹挟数十亿人口进入其发展轨道。从本质上说，移民活动

既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侵蚀民族国家权威的力量之一，它会对民族国

家的公民身份构建和文化认同产生影响。所以，移民跨国迁移或迁移全球化与以主

权国家为本位的国际体系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内在矛盾和冲突。欧洲

穆斯林移民作为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受到上述问题的

困扰，他们在对欧洲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对欧洲各国政治文化生态产生影响

和冲击。本文尝试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研究和探讨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欧洲为

何在经济发展上需要外来移民，但出于政治文化安全因素考虑又排斥移民的根本原

因，以便对越演愈烈的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作出客观判断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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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是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移民既是伴随国家出现而产生的社会现

象，也是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和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力量之一。移民不仅在

世界范围内对财富进行再分配，而且对促进发展和消除贫困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当

今这个相互依存度日益上升的世界，通过移民流动，移民输出国与输入国之间能够相

互取长补短，共同实现经济上的良性发展，因此国际移民在全球发展战略中具有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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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的重要地位。

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由于发生在上述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因此可以说是全

球化所带来的劳动力再分配的必然结果。这一劳动力再分配表现为人力资源因全球

产业的梯度分布而出现逆向流动，即世界经济发展需要产业活动从发达地区向欠发

达地区转移，而国际经济结构的需求却促使劳动力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二

战后，大量穆斯林移民正是作为劳动力再分配的载体而前往欧洲国家从事劳动生产

活动的，今天大量中东和北非地区难民涌入欧洲，也主要为欧洲发达的经济和良好的

福利制度所吸引。但是，由于不平衡的单一世界经济与多个民族国家并存的国际体

系横亘其中，移民活动常常会从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发展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

并逐渐从国内政治蔓延到国际政治和国际外交领域，它说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与民族—主权国家体系之间存在着相背离的矛盾关系。

一、国际移民活动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一种全球化形式比其他任何全球化形式都更为普遍，这种全球化形式就是人

口迁移。① 全球化时代就是一个移民的时代。② 从根本上说，世界移民的历史就是一

部人类不断流动和迁徙的历史，如果人口分布是天定的，那么人口流动便是历史的发

动机。③ 自 15 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移民就成为现代历史上最普遍的现象之一，移民

活动也成为 500 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个特征。④

移民产生于全球化及其经济变化，同时移民活动又促进了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

并成为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人员流动，只有人员全

球流动才开启了全球化进程。国际移民作为人力资源在世界范围流动的实现形式，

有效地促进了人力资源全球化的进程，而人力资源的全球化正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没有国际移民，经济全球化就失去了所必需的劳动力资源和人才基础。⑤

国际移民活动从经济层面来说是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跨国流动。移民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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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地区之间资源配置的调整，是包括技术和非技术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的再集

结。从劳动力密集地区向外迁移的人们，提高了其原居留地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而

外迁劳动力向家乡汇出钱款则有助于改善其家乡亲属的生活水平。① 移民的最终结

果将缩小那种导致移民的生活差距，因此移民保证了经济发展在国与国之间的传递。

对于移民输出国来说，劳动力流出虽然会提高本国劳动力成本并导致人才流失，

但是移民输出国也从国外汇款中获得大量资金，这些资金也会推动移民输出国的经

济增长。另外，由于移民输出国多为发展中国家，伴随这些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在

其特定的发展阶段，随着工作和创业机会的增多，必然会吸引一部分外流出去的最高

技能和最低技能工人回国，从而形成一股归国潮。所以，在良好的条件下，输出国的

每资本产出将高于国家禁止移民时所获得的每资本的产出。可见，自由移民有助于

人口输出国福利的提高。对于移民输入国来说，由于入境移民造成工作岗位竞争，可

能会使一部分工人特别是非熟练工人就业机会减少，收入可能下降。从这个意义上

说，移民给输入国的低技能工人带来了竞争压力，导致他们的利益受损。但对于输入

国整个经济面来说，这批移民的到来却意味着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促进了劳动

力市场的竞争，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另外，入境移民在输入国所支付的税收和保险等

费用通常也会大于因其入境而使其他纳税人增加的负担。相应地，移民接受国的企

业雇主和其他利益集团所获得的利益也会高于与移民相竞争的工人的损失，从而使

输入国整体国民收入增加。

在经济学的学术讨论中，全球化也通常被定义为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

跨国界的自由流动。主流的国际经济学理论认为，这种流动不仅有利于生产要素的

合理配置，而且最终将导致生产要素的报酬均等化，消除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贫富差

距，使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② 同时，经济的全球化不仅应当包括商品和资本的

自由流动，还应当包括劳动力的自由跨国迁移。因为劳动力的国际流动正如商品和

资本的自由流动一样，有利于增加世界经济的总产出，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社会的

福利水平。新古典经济学就立足于劳动力的供求关系，认为国际移民乃是世界经济

调整过程的一个部分，有助于提高全球范围的生产效率，因此不应当以限制性政策或

扭曲性的物质刺激加以阻碍。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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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促使移民活动增长的因素有哪些呢? 主要是供给和需

求因素在发生作用，供给影响着移民离开，需求决定着移民流入。前者通常被称为推

动因素，后者通常被称为拉动因素，这就是推拉效应。( 1) 供给因素:首先，改善物质

生活条件、为后代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和受教育机会等，都是移民活动产生的主

要经济动力。即使难民也总是会选择经济上更具有吸引力的国家作为最后定居点。

其次，国家间越来越大的差距也是促成移民增多的一个因素。全球化在带动发展中

国家收入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人们之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于是人们更希望向收入分

配相对公平的发达国家移民。再次，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使移民的成本得以降低。

由于技术原因，人们旅行和相互交流的方式越来越便捷，关于工作的信息越来越容易

获取，合法移民的成本也随之下降。这些都推动了国际移民活动的发展。( 2 ) 需求

因素:主要源于发达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随着人们寿命增加，人口老龄化问题开始

出现，加之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马尔萨斯关于人口过度增长的担忧在今天发达国家

变成人口萎缩的现实，从而形成对熟练工移民和非熟练工移民的迫切需求，并利用他

们来补充国内劳动力市场。( 3) 移民供给和需求的不对称性: 在发达国家对移民的

需求与发展中国家对移民的输出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对称性。前者希望引进熟练

工移民，而后者则希望向外输出非熟练工移民。结果在双方博弈下出现了这样一个

有趣现象:对于非熟练工，移民的供给超过发达国家的需求，从而出现非法移民和虚

假避难移民;而对于熟练工，发达国家的需求超过发展中国家的供给，而且发展中国

家普遍担心人才流失过多，以致造成国内人才枯竭并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前景。①

以上 3 种因素相互交织，造成了人力资本的国际流动。欧洲大陆与中东和北非

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上的邻近、历史上的殖民联系以及经济水平较大的差异性，吸引了

大量来自中东、北非和南亚次大陆地区的穆斯林移民，使穆斯林移民成为欧洲各国最

大的外来移民族群。如今整个欧洲大陆共有 4400 万穆斯林，有 1900 万穆斯林生活

在 28 个欧盟成员国内，其中法国的穆斯林人口比例为 8%，德国和英国的穆斯林人

口比例分别为 6%和 5%。② 欧洲以穆斯林为主的移民人口的增多表明国际移民的流

向发生了转变。20 世纪中叶前，国际移民的主要流向是从现代资本主义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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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核心地区向美洲、非洲和亚洲等边缘地带迁移，带有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性质。

二战结束后，国际移民的流向发生逆转，这个时期移民活动是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

外围边缘地带向发达的核心地区迁移。此时欧洲地区也从传统的移民输出国变成移

民输入国，且这些移民大部分来自其海外殖民地。凭恃宗主国的优越感，当时西欧各

国都没有把这些来自其前殖民地的劳工移民当回事，只是将其看作是一种经济学意

义上暂时出现的现象，认为在经济重建任务完成后，这些移民就会自动返回其母国。

但经济学只是一种理性选择的思维方式，理性选择的标准是效用最大化。理性

主义不考虑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人的本体性问题。① 仅从自然经济的视角无法解释

今天全球尤其是欧洲地区日益凸显的移民问题，特别是带有明显宗教文化特征的穆

斯林移民问题，必须从政治经济的视角来加以综合考察。

二、移民自由流动受阻于不平衡的世界体系

自由移民的结果虽然能够增加世界经济的总产出，但并非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

存在着政治上的制约因素，那就是“拒绝接受移民的权利在传统上一直被认为是基

本的国家主权，而且现在已经把它同贸易、投资、发展和技术转移等诸多传统国际现

象列在了一起”。② 著名国际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指出:“尽管有净收益，但人们的利益

分配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人因此受到损害。”③托马斯·A. 普格尔等人也指出:

“完全允许自由移民在政治上是不受欢迎的，因为那些受惠于国际移民最多的人群

即移民者几乎没有政治上的发言权。”④由于受损的利益集团的反对和阻挠，他们通

过向政府施压来阻止移民的自由流动，使得这一可以增进全人类总福利的主张在现

实中很难被顺利推行。在以国家利益和主权范围内国民利益为重的政治家看来，自

由移民并非一个单纯的生产要素，他们身上还携带着另一个主权国家的公民和族群

等政治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另一个主权国家政治权利的延伸，是对主权的冒犯。由

此理论上看似合理的自由移民政策在现实中却障碍重重。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成为国际政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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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下国家间交往的基本准则，这些主权国家进而构成国际政治体系下的核心单元。

因此，由多核心单元的国际政治体系与单一的世界经济体系共同组成的世界体系具

有先天性的不平衡特征。不平衡的世界体系既加强了移民活动，又阻碍了移民活动。

在沃勒斯坦看来，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单一的世界经济和多个国家并存的历史体系，

这个单一的世界经济体范围内存在的不是一个而是多个政治体系，世界经济体的发

展进程趋向于在本身发展过程中扩大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和社会差距。① 收入分配的

差距恰是移民的主要推动力，但现代世界体系在促进各国经济差距拉大的同时，又通

过主权国家来限制移民的自由流动，主权国家是可以具有身份和利益的实体，②它从

诞生之日起就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对于非自身领土范围内的公民具有极强的排他性。

由于主权国家概念的根深蒂固，在全球化进程中政治全球化的步伐远远落后于

经济全球化，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也远远落后于商品和资本的全球化，以至于在移民

流动的自由程度上，当前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程度甚至还比不上 19 世纪末期。③ 主流

经济学通常认为劳动力和资本是同质的，可以替代的，但没有看透劳动力的另一身

份，即劳动力也是享有人权和公民权的社会主体，而不仅仅是一种生产要素和特殊的

商品。不同国家和社会就是由劳动力这一特殊的生产要素所构成的。主权国家具有

极强的占有性和排他性。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交通日益便捷，人们之间的

贸易日渐频繁，人口流动大量出现，社会冲突也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国家

开始登上世界政治舞台，首先出现于欧洲大陆的民族国家通过大规模的对外移民、贸

易、投资和殖民战争，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向世界各地的扩张。民族国家的确立

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国家主权与将特定领土正式作为私有财产划

分的机制相结合，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扩张提供了空间、话语和合法的武力。④ 民族

国家以一定的领土面积为其权力范围，以所有居住在此领土上的居民为基本原子单

位，并通过赋予这些居民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即特定的公民身份———国籍而将其固定

下来。民族主权国家的出现，为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内涵的世界体系发展及其在全球

扩张创造了政治和法律条件，同时也构成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在主权国家排他性的主导下，劳动和资本的全球化具有非同步性的特征。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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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大规模迁移，无论是出于移民的主动选择，还是强制性的被迫行

为，都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催生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演化的结果，①是生产力增长的结

果。② 当下全球化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一个阶段，资本的全球化必然要求劳

动的全球化。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由于民族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

积极的制度性保障，因此资本的全球化和劳动的全球化基本是同步的，这表现为劳动

移民大量而持续增加。但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由于欧洲经济衰退，以及大量外来

劳动力移民滞留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增多，西欧国家不再欢迎外来劳动力移民进入，③

“短期到中期内，向西方民主国家合法移民数量大幅增加的前景甚微……政治限制

不允许移民大幅增加……尚有一些额度可供技术劳工、家人团聚和难民所用，但不会

出现雇佣大批外国劳动力从事低级工作的情况”。④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跨国移民

活动便一直在一种新的矛盾背景下进行着:一方面，工业化国家一再重申控制移民入

境的政策;另一方面，这些限制性政策在被实施之际，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大幅

提高，劳动力和工作适龄人口比例急剧攀升，而就业岗位却没有相应增加。随着南北

国家经济差距拉大，移民潮发生的动因一直在被强化，于是出现了非法移民现象。进

入 21 世纪后，由于恐怖主义活动引发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加，西欧等发达国家对外

来劳动力移民政策日趋紧缩，导致劳动力全球化的步伐愈加受阻。

由此，劳动力的地域化和国别化与资本的全球化形成强烈反差。那些仅仅出于

劳动需要而进行的跨国流动，不论是在流入国还是在流出国，到处遇到阻碍，甚至被

视为违法行为，相比之下，资本则处处受到欢迎。在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中，资本天生

就是强势的，而劳动则处于弱势地位，劳动成为全球化的弃儿。劳动的全球化意味着

劳动者的全球化，进而意味着人的全球化和人类自由的普遍化。在这个意义上，劳动

全球化的缺位也就是人的全球化的缺位。⑤ 只有资本的全球化而没有劳动的全球化，

这样的全球化肯定是失衡的。

这种失衡的全球化主要体现为几组政治经济矛盾:中心与外围的矛盾、人权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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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矛盾、资本与劳动力的矛盾。在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劳动要素价格的

均等化受到阻碍，导致同样的劳动在不同国家得到的报酬水平完全不同，发达国家

( 中心) 的工资水平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 外围) ，这就是中心与外围的矛盾。同样，

在移民问题上体现出来的人权与主权的矛盾也很突出，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第十

三条第二款声明: “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

家。”①该宣言仅仅将迁出视为一项人类的基本权利，但并没有明确授予一国国民入

境他国的权利。在不存在入境权的情况下，移民自由流动就只是一种不完整的权利。

离境权得到了承认，但没有规定国家接收他国国民入境自己领土的相应义务。② 移民

入境权的缺失为主权国家拒绝接纳外来移民提供了口实。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发展不仅要求资本具有更大的流动性，也要求劳动力具有更大的流动性，但在劳动力

的流动性上，以企业家为代表的资本的利益和以工人为代表的劳工的利益是不一致

的，企业主倾向于支持自由移民，而国内劳工集团则倾向于抵制自由移民，这就形成

了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另一对矛盾。这也是为何在今天欧洲代表资本家利益的上层

社会政治精英欢迎移民，而代表劳工阶层利益的下层民众排斥移民的原因所在。

以上围绕国际移民活动所体现出的政治经济矛盾表明，作为一种人口的跨界流

动方式，移民除了具有经济属性外，还具有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这就决定了移民对

输入国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它还会对输入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产生广

泛影响，欧洲今天面临的穆斯林移民问题即为典型案例。

三、穆斯林移民有利于欧洲经济发展

大多数移民经济研究结果已经证明，外来移民总体上不会对输入国的经济和劳

动力市场造成损害。③ 相反，世界上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需要移民劳动力，而且受

益于这些劳动力的存在。④ 战后欧洲经济快速重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量对外招

募的外籍劳工，尤其是来自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穆斯林或阿拉伯移民。

1. 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欧洲需要穆斯林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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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层理论，现代发达国家业已形成双重劳动力需求市场，上层劳

动力市场提供的是高收益、高保障和环境舒适的工作，而下层劳动力市场则相反，其

提供的是又脏又累、收益低微的工作，由于发达国家本地劳动力都不愿意进入下层劳

动力市场，因此需要外国移民来贴补这类劳动岗位的空缺。全球经济重构改变了以

美国和欧洲为主的先进国家的收入结构，增加了富裕人口数量，提高了他们在总收入

中所占份额。同时它又降低了贫困人口的收入份额，增加了贫困人口数量。两头粗、

中间细的收入分配，创造了富裕人口想要购买个人服务的需求。作为对个人服务的

新需求和对非正式生产部门工人的需求的反应，贫穷国家的劳动力纷纷出境，移入发

达国家大型城市工作。

欧洲国家便存在上述明显的劳动力市场分层现象。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欧盟

需要廉价劳动力，大量穆斯林移民涌入可以满足这方面的要求，因为受教育程度比较

低的中东和北非穆斯林移民都是廉价劳动力，他们从事许多欧洲国家公民都不愿意

做的工作。而且领取低工资的移民工人一般不会与其输入国收入低的本土公民产生

劳动岗位竞争，因为这些劳动力移民通常是在移民企业中就业，出现的只能是劳动力

移民之间互相竞争工作岗位。① 德国土耳其裔移民创办的企业中，雇佣的主要是来自

土耳其的移民。②

进入 21 世纪后，欧洲人口替代率逐年降低，仅 2005 年就有超过 1 /3 的欧洲地区

面临劳动力规模的缩小。③ 随着战后婴儿潮一代人开始退休，劳动力人口紧缩进程在

21 世纪下半叶还会大大加速。根据目前人口下降趋势计算，在 2000 ～ 2050 年期间，

欧盟国家总人口将减少 10%。联合国推算，欧洲国家要维持当前社会保障体系和继

续保有 1. 7 亿人的有效劳动力人口，则每年必须引进 1400 万左右的永久外来移民。④

中东和北非国家较高的人口出生率则可成为欧洲国家劳动力的蓄水池。地中海

南北两岸人口出生率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1959 ～ 1980 年的 20 年间，欧洲人口出生

率只有 0. 8%，2000 年的出生率降到 0. 4% ，而北非国家人口出生率在 2000 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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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2. 6%。① 北岸的欧洲国家人口在 1950 年到 2000 年只增长了约 1 /3，从 1. 58

亿人增长到 2. 12 亿人，而南岸的中东和北非国家人口则增加了两倍，从 0. 73 亿人增

长到 2. 44 亿人，每个国家的增长率从 32% ～ 53%不等。20 世纪 90 年代，北岸自然

增长率的平均值是 1. 5%，相比之下，南岸是 20. 2 %，而且地中海南岸国家有 55%的

人口年龄在 55 岁以下。到 2025 年之前，马格里布国家的人口还将再增长 48%，相

反，欧盟人口只会增长 3%。同时，由于欧盟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摩洛哥、阿尔

及利亚和突尼斯的 14 倍，两岸巨大的工资差距会吸引更多的南岸年轻人前往欧洲就

业。据统计，移民汇款占了摩洛哥国内生产总值的 6. 3%、阿尔及利亚的 2. 3%、突尼

斯的 4. 1%。② 受高工资吸引，每年都会有不少南岸国家穆斯林移民前往欧洲寻找工

作机会，从而有效填补欧洲的劳动力缺口。

穆斯林移民大多为处于就业年龄的青壮年人口，因此他们的流入改变了欧洲的

劳动力年龄结构。以前往欧洲国家第一代穆斯林移民为例，在德国，1968 年 9 月人

口普查数据显示，在该国男性移民中，有 42%的人口年龄在 15 ～ 35 岁之间，而同时

期德国本国人口中该年龄组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 29% ; 在英国，1966 年人口普查数

据显示，移民中年轻人比例明显高于本国人口; 瑞士 1960 年人口数据普查也同样表

明，外国移民中 20 ～ 39 岁的人口占 56%，比该年龄段本国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出

31%。③ 法国同样需要外来移民补充其劳动力市场，2000 年由联合国提交的一份报

告认为，今后半个世纪内，“如果没有移民，法国的退休年龄必须推迟到 74 岁”，但

是，“如果法国要维持目前就业人口和退休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即每 4. 1 个就业者

养活 1 个 65 岁以上的退休者，那么法国须每年吸纳 170 万移民，也就是说，从现在起

到 2050 年，共需要吸收 9370 万人”。④ 2002 年 11 月，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所长弗朗

索瓦·埃朗在向法国计划署提交的报告中也指出:“法国是个移民国家，没有移民的

贡献，许多经济部门不可能运转起来。”⑤从经济角度考虑，移民对欧洲国家经济的持

续发展举足轻重，这已经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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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穆斯林移民的流入，使欧洲国家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水平得以下降。青年

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越大，就越能够提高社会活力，进而促进社会发展。欧洲早

已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对医疗、护理、保健和家政服务等方面的需求要远远超过

年轻人口，欧洲各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养老负担非常繁重，导致欧洲在 20 世纪末的养

老金支出就占据社会总支出的 50%。① 因此，年轻穆斯林移民如果能够被健康有序

地引导至劳动力市场，就能有效地弥补欧洲老龄化社会对医疗护理和家政服务等方

面的劳动力需求缺口。而且穆斯林移民从事的是劳动力分层体系中的底层———劳动

密集型工作，这类工作已经被本土欧洲人理所当然地视为应该是外来移民干的，他们

宁愿处于失业状态也不会去承担这类工作。因此，穆斯林移民尤其是第一代穆斯林

移民从事这类低技能工作时没有与本土欧洲人发生冲突，因为他们之间在工作岗位

选择上不存在同质性竞争。②

同时，穆斯林移民对欧洲国家公共财政的影响也是正面的。很多欧洲学者研究

已经证明，移民包括那些非法移民，他们对移居国税收和养老金所作出的贡献要大于

他们对移居国公共服务开支的索取。在英国移民对公共财政开支的贡献就很大，正

如联合国所指出的: “英国如果没有这些外来移民，则其公共服务开支要么会被削

减，要么政府就得将基本收入税率提高 1 /10。”③在德国，依据伯宁( 2001) 以及伯宁等

( 2000) 对德国情况的分析，布鲁克也指出，移民对公共财政的影响是积极的，入境年

龄在 11 ～ 48 岁的移民在其整个一生中的净纳税( 纳税与社会保障金加政府支出之

间的差额) 为正数，目前，78%的移民为预算盈余作出了贡献。总的来说，一个移民

一生的净贡献大约是 5 万欧元。④ 由此可见，移民的到来并没有给欧洲国家造成公共

财政的流失。相反，欧洲国家在 20 世纪 60 年代第一次从地中海地区大规模招聘的

低技能穆斯林劳工却成功促进了其经济发展，使其得以维系甚至增加社会福利支出。

对穆斯林移民持排挤态度的人通常会认为，移民会夺走欧洲本地人的饭碗。事

实上，从事低端粗重工作的穆斯林移民不但不会抢走欧洲国家本土工人的饭碗，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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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会创造就业岗位，因为移民企业通常会形成独有的“族群经济”。① 土耳其特色商

店在德国很多城市随处可见，以至于外界常常把土耳其移民聚居的城市街区比作微

缩版的“伊斯坦布尔”。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土耳其劳动力移民就开始在德国创

办自己的商业企业，如今这样的商业企业在德国已有 59500 家，总共创造了 327000

个工作岗位，②仅柏林就有大约 4000 ～ 6000 家商业企业，其雇佣人员有 2 万人。③

2. 欧洲穆斯林移民对其母国与移居国贸易增长的促进

关于移民对输出国与输入国之间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已有学者通过对加拿大

的移民与双边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得以证实:来自某一国家永久移民的存量每增加

10%，该国对加拿大出口贸易就相应地增加 3%，而从加拿大出口到该移民输出国的

贸易也会相应增加 1%。④ 这说明移民对于拓宽输入国的对外贸易渠道、促进对外贸

易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研究表明，移民与贸易流量存在积极的正相关性。一方面，移民能够促进贸易成

本的降低;另一方面，由于移民对来自母国的产品存在一定的偏爱，因此能够在其移

居国当地形成一个出口市场。⑤ 一般来说，移民的文化融入程度越高，则其构成移民

网络的水平和对母国产品的偏爱程度就会越低。在欧洲，来自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穆

斯林移民在促成母国与移居国的贸易联系上就比较突出，这尤其体现在对母国产品

的进口贸易量上，而且进口的多是差异性商品。可见，移民对母国商品的偏爱是促使

移民—贸易联系产生的关键因素。

移民与贸易之间的关系具有互补性。移民能对贸易产生影响的渠道主要有两

点:首先，移民对母国商品和服务具有持久的偏爱。当这些商品移民在移居国无法购

买到时，他们通常会选择从母国进口。此时，偏爱通过移民网络得到了传递，并进而

影响对移民母国的商品出口。其次，移民能够降低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移民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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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母国，就会在母国与移居国之间形成一个跨国少数族群网络。这个跨国网络能

够帮助移民跨越非正式的贸易障碍，比如脆弱的国际法律制度、有关正规市场信息的

不充分等，来构建贸易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受教育程度、文化融入和经济收入水平的不同，中东和北非

到欧洲的移民与中东和北非到北美的移民对贸易的影响程度又略有差异。由于定居

北美的北非移民受教育程度和收入都高于到欧洲的移民同胞，他们在经济上的同化

程度和在社会上的融入程度也高于居住在欧洲的同胞，因而他们对母国商品的偏爱

程度就不如生活在欧洲的同胞，其所构建的移民—贸易联系的紧密度也相对要低。

可见，移民的经济收入越高，文化融入程度越深，他们与母国的贸易联系就会越弱。

这充分说明移民的偏爱渠道是主要决定因素，而其对贸易推动主要体现在对差异性

产品的需求上。

从表 1 可以发现，中东和北非穆斯林有 80%都移民到了欧洲地区。但前往北美

的穆斯林移民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移居欧洲的穆斯林移民。这是因为中东和北非国

家与欧洲相邻，移民成本较低，低学历者很容易移民到欧洲。对于这些低学历穆斯林

移民来说，他们在欧洲获得的高工资足以将移民的低成本忽略不计。

表 1 2000 年移居欧洲和北美的中东、北非穆斯林移民比例和受教育程度比较

国别 移民人数
移民北美

的比例

移民欧盟

的比例

移民北美的穆
斯林受过高等
教育的比例

移民欧洲的
穆斯林受过
高等教育的
比例

阿尔及利亚 605，726 3. 9% 96. 1% 79. 5% 11. 3%

巴林 4，176 39. 2% 60. 8% 71. 8% 34. 9%
吉布提 1，578 15. 8% 84. 2% 64. 0% 32. 4%

埃及 221，246 57. 9% 42. 1% 78. 3% 33. 3%

伊拉克 224，240 60. 9% 39. 1% 72. 2% 38. 4%

伊朗 499，558 40. 6% 59. 4% 45. 6% 32. 4%

约旦 56，122 75. 6% 24. 4% 61. 2% 37. 0%
科威特 21，553 74. 6% 25. 4% 80. 8% 33. 0%

黎巴嫩 246，293 61. 3% 38. 7% 56. 9% 35. 9%

利比亚 19，595 42. 3% 57. 7% 81. 0% 36. 9%

摩洛哥 1，093，597 4. 7% 95. 3% 67. 6% 10. 1%

阿曼 1，172 44. 0% 56. 0% 98. 1% 33. 4%
卡塔尔 1，473 61. 3% 38. 7% 95. 6% 32. 7%

沙特拉伯 16，095 71. 8% 28. 2% 76. 7% 34. 7%

叙利亚 109，538 55. 8% 44. 2% 52. 8% 3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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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 移民人数
移民北美

的比例

移民欧盟

的比例

移民北美的穆
斯林受过高等
教育的比例

移民欧洲的
穆斯林受过
高等教育的
比例

突尼斯 263，420 3. 7% 96. 3% 71. 3% 12. 6%

土耳其 1，940，074 4. 0% 96. 0% 56. 4% 6. 5%
阿联酋 2，753 58. 6% 41. 4% 98. 1% 32. 7%

也门 20，364 60. 4% 39. 6% 32. 6% 35. 4%

总人数 5，482，257 20. 0 80. 0 65. 1 12. 6

资料来源: F. Docquier and A. Marfouk，“The Brain Drai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World Bank E-

conomic Ｒeview，Vol. 21，Issue 2，May 2007，pp. 193 ～ 218.

另外，中东和北非国家与其最大的移民接收国通常都存在着不成比例的高度贸

易联系。例如，法国是接收阿尔及利亚移民最多的欧洲国家，在 1990 年，阿尔及利亚

有 22. 5%的贸易额是与法国发生的，而当时法国在全球贸易流量中所占比例只有

6. 9%。虽然 2000 年阿尔及利亚与法国的总贸易额在其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降到

了 15. 9%，为 28658 美元，仅占法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4. 7%。而同年，巴林与其最大

的移民接收国英国的总贸易额是 10828 美元，仅占巴林对外贸易总额的 2. 7% ，但占

英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34. 9%。①

由于欧洲穆斯林移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同化程度也低，对母国文化和产品的

认同感更强，因此他们与母国的贸易联系相较于到北美的同胞更为紧密。加之欧洲

与其母国地理距离不远，贸易成本也比到北美低，因此贸易联系更为紧密也就不足为

奇了。研究数据表明，中东和北非国家前往欧洲地区的穆斯林移民每增加 10%，就

会使欧洲对这些国家的贸易出口提升 1%，同时使欧洲从这些国家的贸易进口增加

1. 84% ～ 2. 32%。而在同样情况下，北美穆斯林移民对母国与移居国之间的贸易贡

献只体现在促进移居国对母国的贸易出口上，但这种贸易出口的增加额只大约在

0. 62% ～1. 72%之间。② 可见，北美穆斯林移民对母国产品的偏爱程度比其欧洲同胞

要低得多。

总之，欧洲穆斯林移民在促进母国与移居国的贸易联系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庞

大的移民网络能够减少非正式的贸易障碍，有助于影响移居国产品向其母国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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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移居国对其母国产品的进口。

四、穆斯林移民对欧洲政治文化生态的冲击

如上所述，既然穆斯林移民对欧洲经济发展具有正面效应，那么欧洲应该对穆斯

林移民持欢迎态度才对。但为何今天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会愈演愈烈，并成为欧洲

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之一呢? 这还得从构成当今国际政治体系核心单元的民族主权

国家的排他性和政治属性去探究根源。

主权国家通过赋予其领土范围内居民以特定的公民身份来与其他民族国家公民

相区别，而这一公民权与语言文化等相结合就构成了民族概念的基本内容。我们知

道，民族概念起源于欧洲，并以法国为代表，在民族概念的构建过程中，“民族认同和

公民身份是通过一种排斥性程序来确定的，其归属的情感是建立在能够区别谁不属

于共同体的基础之上的”。① 公民身份的认同和排斥标准后来逐渐为广大民族主权

国家所接纳，并成为一项基本的民族国家原则。但正是这一原则的普遍推广，才导致

种族文化背景不同的外来移民被其移居国主流社会所排斥。同时，外来移民也因其

相异的政治文化身份而对移居国政治文化生态产生冲击和影响。作为一种人口的跨

界流动方式，移民除了具有经济属性外，还具有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这就决定了与

资本、技术和商品的全球性流动相比，移民的跨界流动对民族国家政治体系的冲击最

为严重和直接，主流社会的公民与移民之间在民族、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差别很容易导

致社会和政治问题。大量穆斯林移民在欧洲定居和生活，一方面为欧洲经济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另一方面又对欧洲的政治生态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使整个欧洲大陆在

政治上趋于保守，民粹主义和极右翼势力死灰复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也备受诟病。

1. 穆斯林移民问题的显性化使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主导地位丧失

欧洲社会民主党一直占据欧洲政治主导地位，其多年来执行的福利政策和多元

文化主义政策为外界所推崇。西欧左翼政党一直对伊斯兰教在欧洲的存在和传播持

宽容乃至欢迎态度，他们认为外来文化可以丰富欧洲传统的基督教文化，不仅不应加

以限制，反而应该采取措施促其发展，实现在欧洲建立多元文化社会的理想。

但是，由于穆斯林移民所引起的有关移民与身份认同和文化问题的争论日益引

起民众的广泛关注，并成为欧洲政治生活中的焦点问题，因此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中

右翼、极右翼和极左翼政党都力图在此问题上占据话语权优势，而欧洲近年来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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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使社会民主党的经济复苏政策乏力，以致在移民与身份认同问题上出现失语状

况。社会民主党曾经是欧洲孕育思想和理性的摇篮，如今却像无舵的航船迷失了方

向，它在消除分歧的移民整合措施和身份政治内容上的失败为民粹主义和右翼政党

的力量上升腾出了空间，使右翼势力开始侵入社会民主党传统的政治领地。目前欧

洲选民把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担忧和不安全感都归罪于穆斯林移民，但社会民主党

却依旧坚持文化多样性政策，从而失去了很多传统选民的支持和信任，导致处于政治

光谱另一端的右翼政党逐渐占据上风。我们知道，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支持力量来自

中产阶级选民、中产阶级下层选民和工人阶级选民，而他们正是始于 2008 年的全球

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者，由于日益弥漫的文化焦虑和对既有政治体系的不信任，他们

中的一部分选民将选票投向允诺能帮助他们消除不安全感的右翼政党。

在欧洲，除极右翼政党外，中右翼政党也开始打出反移民的旗号，试图转移民众

对欧洲拖延至今的经济危机的注意力。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时常采

取这一方针，中右翼政党在移民问题上与极右翼政党日益趋向一致，进一步压缩了以

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欧洲中左翼政党的政治空间，使其不仅流失了大量选民，而且其

长期坚持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也宣告失败。

2. 欧洲穆斯林移民逐渐成为欧洲各国选举中的一个筹码

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来看，不同的制度类型、组织结构、游戏规则和对公民身份

的不同认知等，共同塑造了特定的政治环境。① 这种特定的政治环境为有组织的移民

利益团体参与政治活动既提供了某种机遇，又形成了某种约束。机遇与约束又相互

交织出特定的政治机会结构(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POS) 。认同构建过程对

移民的政治参与也会起到潜在的制约作用。竞争性认同是相互排斥的，这种排斥过

程处于持续的流动状态，而非静止不动。一般来说，移民对移居国的认同程度越高，

则他们的政治参与度就越强。由于欧洲穆斯林移民的社会融入程度较低，因此目前

他们的政治参与度还不是很高。2004 年 3 月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在英国，有将近

一半的穆斯林表示他们不会参加下一届的议会选举;在高达 92%的公民登记投票的

法国，穆斯林的选民比例只有 37%。② 而且，像第一代和第二代穆斯林移民一样，第

三代穆斯林移民即使参加投票选举，他们关心的主要还是社会福利问题，支持的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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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欧洲的中左翼政党，他们的政治观点也主要倾向于社会保守性、经济自由化和温

和的外交政策。例如，在英国 1997 年的议会选举中，85%的穆斯林移民支持工党。

在德国，至今成功进入德国联邦议院( Bundestag) 的穆斯林议员也只有 5 名，其中 4

名为土耳其裔，另一名为伊朗裔穆斯林。① 在欧洲议会中，仅有 11 名具有穆斯林移民

家庭背景的议员。② 而且在目前的欧洲穆斯林中，享有投票资格的比例还不是很高，

在法国，有资格投票的选民人数在 150 万 ～ 200 万之间; 在德国，穆斯林选民人数在

60 万 ～ 75 万之间，在 2005 年的德国大选中，只有 1 /5 不到的穆斯林享有投票权。③

最近几年，欧洲穆斯林的政治取向开始发生变化，一部分穆斯林社区开始支持中

间或中间偏右的政党，同时更加重视家庭、社会、道德以及企业发展等保守的价值观

等问题。④ 同时，在荷兰摩洛哥裔和土耳其裔穆斯林人口比重较高的城市，那里的穆

斯林移民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动用他们手中掌握的选票来选出自己心仪的市政议会代

表。2016 年 5 月，英国也选出了历史上首位穆斯林市长。随着穆斯林移民人口的增

多，欧洲国家政治领导人日益对穆斯林移民等少数族裔手中的选票感兴趣。⑤ 在德

国，几乎所有的政党都设有分管以土耳其裔为主的穆斯林移民事务的部门，以尽可能

多地吸收穆斯林移民成为各自党员。这些重视穆斯林移民选票的政党主要有总部在

柏林的阿拉伯社会民主党( The Arab Social Democrats) 、绿党( The Greens) 、自由民主

党( The Free Democratic Party，FDP) 等。自由民主党成立一个自由德国—土耳其团体

( Liberal German-Turkish Group) ，甚至连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联盟( The Christian Demo-

cratic Union，CDU) 也设立德国—土耳其论坛( The German-Turkish Forum) ，并有穆斯

林会员 400 多名。⑥ 这些政党之所以设立穆斯林移民事务部门，是因为在政党选举中

吸引具有移民背景的选民，同时用来协调与移民融合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随着欧洲老龄化社会的来临、福利体系的逐渐难以为继，以及对恐怖主义的担

忧，欧洲对移民的限制程度和排斥心理越来越加剧，欧洲各国右翼或中右翼政党开始

大打伊斯兰问题这张敏感的王牌，以此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穆斯林要想融入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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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今后一条必选之路就是广泛参与欧洲政治活动，而非一味地维持自身的伊斯兰

特征。因为随着穆斯林移民获得欧洲国家公民身份的比例逐年提高，他们未来的参

政空间还是很大的。在法国和英国，有 3 /5 的穆斯林获得公民身份; 在德国，这一比

例是 15% ～20%左右;而在其他欧洲国家，也有 11%的穆斯林获得公民身份。在整

个欧洲，大约还有 48%的穆斯林移民希望获得公民身份，一旦 48%的这些穆斯林移

民也获得公民身份，就意味着德国将会增加 240 万名新公民和潜在的选民，意大利和

西班牙也将会有 100 万名穆斯林公民。①

鉴于欧洲不断增长的穆斯林人口，欧洲各国政府在制定一系列政策时不得不考

虑这一因素。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和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其

中就有穆斯林因素的考虑，他们担心会因此引起国内穆斯林移民的抗议和骚乱，因为

这些穆斯林大多属于蓝领阶层，居住在传统上支持中左翼政党的选区，一旦得罪了这

些穆斯林，有朝一日他们参加投票选举，就会将选票投向中间或中间偏右政党，那样

执政的中左翼政党的政治地位就岌岌可危了。因此，穆斯林移民日益成为欧洲各国

政府竞选时极力争取的一个筹码。

目前为止，虽然穆斯林移民尚未对欧洲外交政策产生重要影响，但不久的将来这

种局面肯定会改变。一旦穆斯林移民的政治参与度提高，他们越来越多地介入欧洲

政治活动之中，同时经济地位不断得到提升，其对欧洲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

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穆斯林移民虽然来自不同国家，但是他们对

伊斯兰教的认同会使得他们对发生在全球伊斯兰国家的事件给予关注，例如巴以冲

突、伊拉克问题和波斯尼亚冲突等。2003 年 2 月中旬，英国穆斯林协会( The Muslim

Association of Britain) 和停止战争联合会( The Stop the War Coalition) 在伦敦联合发起

一场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要求政府“不要攻打伊拉克”和“解放巴勒斯

坦”，参加人数多达 100 万人。② 其次，对于欧洲各国政府和领导人来说，引导穆斯林

移民更多地关注国家对外政策比让他们过分纠缠于国内问题更有利于自身政权的稳

定，因为在外交政策与国内问题的利益权衡之间，外交政策上的损失要小于国内问

题。再次，欧洲与许多伊斯兰国家接壤，因此其许多外交和国内政策必须考虑伊斯兰

邻国的因素。一旦周边的伊斯兰国家出现动荡，自然会波及与其临近的欧洲国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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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新一波移民潮，从而影响欧洲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2015 年年底涌入欧洲的

100 多万难民潮就是始于 2011 年中东和北非政治动荡久拖未决的结果，不断涌入的

难民已经对欧洲政治和社会稳定产生了严重冲击。

五、结 语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商品和技术的全球性流动，必然要求

劳动力的全球流动，这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必然逻辑。但是，主权国家的政治性和排

他性决定了它拒绝将其领土范围内与公民权和公民身份等相关的政治权利赋予来自

其他疆域的外来民族。瑞士小说家马克思·弗里希 ( Max Frisch) 曾一针见血地指

出:“我们进口的是工人，得到的却是公民。”①这句话显现了欧洲主流社会在关涉公

民身份等问题时对穆斯林移民的矛盾心态:经济上，人口不断减少的欧洲社会迫切需

要大量移民来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低技能工作;政治上，欧洲社会却对移民十分排斥，

害怕他们相异的宗教和文化价值观危及国家安全，影响公民身份的构建和认同。因

此，在欧洲国家看来，穆斯林人口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移民问题，它对欧洲社会的集

体身份认同、传统价值观和公共福利政策形成了直接挑战。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

警告说:“欧洲的穆斯林对于欧洲来说，可能是一个长期的威胁。”②

可见，由于民族主权国家的存在所导致的国际经济体系与国际政治体系之间的

失衡，因此欧洲主流社会在穆斯林移民的经济贡献和政治影响方面只关注后者而忽

略前者，造成这种短视行为的症结就在于不平衡的世界体系。这一不平衡的世界体

系是在西方推动下的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一方面，当前世界经济体系总体上看是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主权国家是其产生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政治条

件，而主权国家的存在又是以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对自由移民的限制为前提的，这样

就形成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要素流动的不对称现象;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体

系从根本上说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的运动主宰和支配着劳动力的运动，因此虽然

增加工资的方式会吸引更多的本国工人，但是在可以用更廉价方式雇佣外国劳工的

条件下，雇主还是更愿意选择外国劳工。可见在移民问题上，资本的利益与劳工的利

益往往是矛盾的。资本家集团倾向于支持自由移民，而国内劳工集团则倾向于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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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移民。这就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资本和劳工问题上的一对突出矛盾，这

一对矛盾在今天的欧洲，就表现为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欧洲社会上层精英与保守的普

通民众之间在对待外来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时的差异性态度。而为了在政治选

举中能拉到更多的选票，由这批上层精英管理的欧洲各国政府不得不顾及国内民众

的反移民情绪，在移民管理政策上有意识地向右倾斜，从而助长了右翼势力。

在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中，人权居于核心位置，但在主权国家存在的条件下，更

为现实和有价值的权利不是普遍的人权，而是特殊的民权。一个人只有当他成为某

一国家的合法公民时，才能享受到这一国家公民所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选举、就业、

福利和保障等，而外国人和外来移民特别是所谓的非法移民则通常不享有这些权利。

正如沃勒斯坦所说:“如果人人享有同等的权利、各民族享有同等的权利，我们就难

以维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一直具有的并将永远具有的制度了。而如果公开承认

这一点的话，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将在危险( 即一无所有的) 阶级的眼里没有了合

理性，而一种体系如果没有了合理性，也就不存在下去了。”①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矛

盾性在移民问题上可以说表现得淋漓尽致。

移民是全球化最显著的一面，对于接受移民的社会和无归属感的移民来说，都是

难以适应的。在这个意义上，冲突是必然的，并非不健康的表现，而是通向整合的必

经之路。因为个人跨越地理上的边界可能只是瞬间的事，但是跨越政治、宗教、文化

乃至种族边界的迁移却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欧洲今天出现的穆斯林移民困境表

明，移民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需要时间的社会整合问题，因为社会价值

适应变革的速度与经济体系适应变革的速度是很不相同的。② 欧洲国家如何协调好

穆斯林移民既促进经济发展又带来政治文化安全影响的矛盾关系，对其未来的发展

至关重要。一个排外的欧洲不符合其成立欧盟的初衷。在以洛克文化为核心的威斯

特伐利亚体系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全球化经济的今天，曾经在政治思想文化上独领风

骚的欧洲应该抛弃这一过时的政治文化，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和利益，构建一种全新

的国家体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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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An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
ginalized Identities

Abstract: An analysis of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ginalized identities includes the contents of the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the psychology，cognition，and emotion driven by marginalized identi-
ties of the actors，including frustration，fear，anxiety，shame and other emotional ex-
perience and cognition encountered by their own dignity，play a significant role to pro-
voke conflicts; they are the internal factors of the marginalized identities that lead to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On the other hand，this inherent logic causes the interactive ac-
tions of continuous containment and breakthrough，and deterrence and counter-deter-
rence of both sides． The system domin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deal with the challen-
ges and shocks of marginalized countries with a policy of deterrence and containment．
As a tit-for-tat reaction，marginalized countries break through the external blockade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non-symmetry capability of counter-deterrence，with the
help of the borderline behavior，therefore，the two sides run into confrontation regular-
ly． This is the external path of the marginalized identities to initiate the conflicts of the
two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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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The Problem of Europe’s Muslim Immi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bstract: Immigration is not only an issue of“mechanical change of popula-
tion，”but also an important issu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mmigration is a
manifestatio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one of the force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Over a hundred years，it is in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clear-cut borderlines of nation-states all over the world that cross-border immigration
has become a striking phenomenon． On the one hand，there are the national bounda-
ries，national sovereignty，and unprecedented clarity of national interests; on the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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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it is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worldwide capitalist system compels billions of peo-
ple into its development track on an unprecedented scale． In essence，immigration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factor in economic globalization，but also one of the forces that e-
rode the authority of nation-states． It will influ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citizenship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sovereign nation-states． As a result，there are inevitably internal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to a certain degree between immigrants’transnational mi-
gration or the globalization of immigr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ased on sover-
eign state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in the era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Europe’s Muslim immigrants are naturally plagued by the above-men-
tioned problems． The immigrants contribute to European economic development，while
they make their impact and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cology of European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why a Europe that needs foreign immigrants for its e-
conomic development because of structural shortage of labor also repels immigrants out
of the considerations of political，cultural and security factors，in order to gain objec-
tive judgments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increasingly acute issue of European Muslim
immig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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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An Analysis of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uslim Immigrants in Ger-
many and Its Enlightenment

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II，Germany introduced a series of positive policies
on attracting labor for its economic rehabilitation and development，and Muslim work-
ers began to enter Germany on a large scale，and then the waves of family-based immi-
grants continued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Muslim immigrants in Germany． After the
Cold War，a relatively loose immigration policy and the existence of mature Muslim
communities within the country once made Germany the preferred“target”for Muslim
immigrants，and the number of immigrants has always been increasing． More impor-
tantly，German Muslim immigrants continue to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into the German
society，forming the social，economic，and living conditions with which they live to-
gether in compact communities but are marginalized，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participa-
tion mode with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s，and a homogeneous but non-identical re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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